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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網絡媒介事件，「草泥馬」事件始於2009年初「百度百科」中「十大神

獸」的出現和1月5日開始的國家「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1（下文簡稱「反

低俗行動」），至今餘波未平。在近五個月的時間e，從一個由「經典國罵」諧音

演變而來的虛擬文字能指尋找到羊駝這一所指開始，圍繞這一南美洲生物生產

出的各類文本（故事、漫畫、視頻、玩具、T恤、造字），使得這一事件成為迄今

為止中文互聯網「語言抵抗」現象中的空前個案。

在「俯臥撐」、「打醬油」、「躲貓貓」、「草泥馬」這一連串網絡事件的語言生

產序列中，不同於前幾者的是，「草泥馬」和「十大神獸」在出現之初並不針對

某一具體的網下公共事件2，最初只是被網絡亞文化群體——ACG愛好者3——

生產出來並「自娛自樂」。但在隨後的文本旅行中，經歷了各種群體一系列意義

改寫整合的再生產和再命名後，「草泥馬」文本群成為了一個文化現象和社會心

理載體，獲得了民間、政府、學界、傳媒的廣泛關注和介入。

從傳媒理論的視角出發，文本的傳播過程也就是層層疊加的闡釋過程，亦

即文本的「原意」被改寫、遮蔽、佔用的歷史。隨ù反低俗行動的深入，大量政

治和非政治網站的關閉，使得本屬於不同訴求和利益的群體共同加入到對「草泥

馬」相關文本的使用和再生產中。長期關注中國互聯網內容審查的學者蕭強認

為：「絕大多數的網民已經加入進來，無論是嚴肅的學者，還是那些平時政治冷

漠的都市白領。這表明，它所引起的共鳴是多麼強大。」4

本文試圖梳理和闡釋中國互聯網的政府審查、網絡語言與亞文化、反審查

等之間的複雜關係，以期對這一事件中文本生產的內容表達和主要生產主體的

流變做出有效的理解，進而分析在這一過程中各個群體對意義的爭奪和喚詢過

互聯網的內容審查與

網絡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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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本原意被佔用和改寫過程，以及在這一從「世俗性」向「政治性」轉化的過

程中一種作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的社會空間的建立。

一　作為信息戰場的中國互聯網與內容審查

2010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2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

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84億人，普及率達

到28.9%，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規模較2008年底增長8,600萬人，年增長率

為28.9%5。在這組數字中，網民規模、年增長率和增長人數均達到世界第一。

相比較而言，人口與中國相當的印度，上網用戶只有2,400萬。中國網民規模的

迅速增長，得益於政府在網絡基礎設施上做出的大量投資6。

互聯網在中國的快速成長使得政府處在一種兩難處境7。在支持互聯網作

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國家現代化手段的同時，政府又試圖對網上傳播的內

容進行控制。並且，僅僅在內容控制方面，政府依然處於一種模稜兩可的狀

態：一方面想要獲得網絡作為開放平台對抗保守政治哲學的價值，另一方面又

要消除互聯網作為自由平台沉積社會不滿和破壞力量的天然屬性8。正是在這樣

複雜的語境下，互聯網已經成為了中國「信息政治」的戰爭前線9。2005年4月，

由哈佛大學法學院、劍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共同組建的開放網絡促進會（OpenNet

Initiative）發表的一份關於中國網絡封鎖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的網絡過濾系統是

全世界最發達的。比起其他有些國家的類似系統，中國的網絡過濾範圍廣，手

法細緻，並且效果顯著。整個制度包括多層次的法律限制和技術控制，牽扯到

眾多的國家機構，以及成千上萬的政府職員和企業員工。」bk

自1994年以來，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先後制訂了多項旨在控制互聯網服務、

內容、表達行為的法律。在審查措施的具體技術手段方面，GFW（Great Fire-

wall，即中國國家防火牆）成為網民對網絡審查系統的通用稱謂。這一系統旨在

用於過濾境內用戶對於互聯網內容的訪問，而過濾是中國政府用來阻止用戶訪

問海外網站敏感內容的首選措施。對中國境內網站所含的敏感內容，則通過政

府對網站運營商進行某種行政干預，使得網站通過多種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自我

審查和監管來實現屏蔽bl。

不過，由於審查標準的模糊性（如對「有害信息」定義的模糊性），不同網站

的審查尺度千差萬別，有的網站會使用比官方更嚴苛的標準審查並管理言論，

有的網站則允許很多敏感內容和詞語的出現。總體來看，不論是官方還是網

站，對於色情內容的審查力度要遠遠小於政治敏感類內容。根據上述開放網絡

促進會的報告，在中國大陸，不能登錄的色情網站只佔10%左右，也就是說，

90%的色情網站可以登錄，但是要登錄疆獨、藏獨、「六四」等政治性網站則是幾

乎不可能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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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所謂「低俗」內容的監管不嚴格，某種程度上成為反低俗行動產生的

導火索。長期以來，帶有各種軟色情特徵的內容在中國互聯網世界處於一種暢

行無阻的狀態，普通商業網站大都將此類內容作為其吸引流量的手段，即使是

具有官方身份的「新華網」、「人民網」等網站也是如此。早在2008年11月28日，

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曾對「百度網」與「硅谷動力網」單獨進行「曝

光與譴責」，指出百度網的「相冊」和「貼吧」欄目「含有大量低俗內容。該網站相

關工作人員接到舉報中心的通知後，拒絕整改」bn。

一直以來，在後冷戰格局的背景下，對於中國互聯網審查，特別是對GFW

過濾敏感內容的關注，主要來自於西方的學者、政策制訂者、媒體和活動家。

鑒於中國國內互聯網上的敏感內容多被刪除和阻止出現，美國政府和許多希望

促進中國言論自由的非政府組織已經投入可觀的資源，用於向中國網民散播關

於翻越封鎖的信息bo。在國內，已有眾多異見人士、媒體人士、技術專家等通過

博客等網絡媒體形式，不遺餘力地向中國網民傳播各種被戲稱為「翻牆」的技術

手段。

正是因為中國互聯網審查中長期存在對政治敏感性內容和色情內容審查的

不同力度標準，西方對此關注的各方在對反低俗行動的闡釋中普遍認為，中國

政府「掃黃為次打非為主」，實際上是藉整頓低俗內容之名對政治敏感性內容進

行清洗。這種解讀框架從行動展開後2009年1月9日「牛博網」被關閉開始，逐漸

放大。例如「BBC中文網」對反低俗行動進行的跟蹤報導中一再強調這一解讀框

架。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3月12日題為〈一個雙關髒話嘲弄中國線上

審查者〉（“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的報導中，更是直接寫

到，「『草泥馬』作為顛覆行為之一，是民間突破中國獨裁系統的一個例子。」bp

筆者認為，這一事實恰好是中國處於某種「後冷戰時代的冷戰」現狀的例

證。正是歐美世界採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冷戰姿態的各方，熱衷於「發現」、命

名或嘉許中國「民間社會」的出現，並藉此顯現某種救世主與恩公的權力姿態bq。

西方傳統媒體對「草泥馬」事件的關注和命名，很快被關注中國互聯網審查的眾

多意見領袖、博客和論壇轉載，而這種傳播通常同時伴隨了對翻牆知識的介紹

和翻牆必要性的普及。可是，一直以來，由於中國絕大多數網民普遍的政治冷

漠和對網絡技術應用的陌生，翻牆技術的推廣一直局限在一個較精英化的網民

群體中。像牛博網這種思想言論類網站的關閉，並不會給絕大部分中國網民的

網絡生活帶來干擾。

然而，反低俗行動開始以來，國內網民的日常行為受到前所未有的「干

擾」，在已經公布的九批網站曝光名單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國網民主要的日常網

絡應用。特別是提供動畫、漫畫和遊戲類內容服務的網站大量上榜甚至被關

閉，它們正是「草泥馬」這一文本的生產者——ACG愛好者——主要的日常網絡

應用。恰恰是這種廣泛的干擾而不是所謂對政治敏感性內容的審查，使得對網

絡審查持續高度關注的各方與中國普通網民的利益達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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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本文認為，圍繞「草泥馬」和「馬勒戈壁」上各種虛擬生物的「惡搞」文本的

廣泛生產和傳播，正是體現了對這一共鳴進行的文化表達。而外媒對散落在互

聯網空間各處的不同內容生產的聚合和命名，又尋喚出中國網民更廣泛的社會

不滿情緒，以及更有目的性、更加集中的基於文本生產的發洩和狂歡行為。

二　內容審查與網絡亞文化

審查（censorship）是指對某些初始信息進行全部或部分的封鎖、管制與操縱

的過程br。一種觀點認為審查是為了那些易受傷害的群體的道德與社會福祉；另

一種解釋則認為審查不可避免地聯繫了權力與作者，有能力實施審查，就意味

ù擁有法律資格去解釋甚麼是恰當的、甚麼是不恰當的，從而對公共信息直接

進行操縱與控制，同時也必然聯繫了弱勢群體的抵抗。這兩種觀點間的張力，

在中國互聯網內容審查與網民的語言生產中充分凸顯出來。

審查最初通常會導致一種被動的語言生產。在互聯網中，某個群體的網民

使用一種約定俗成的替代性詞彙來表達被網站屏蔽的敏感詞彙就是這樣一種被

動的語言生產。在中國境內運營的網絡遊戲中，為消除遊戲中的人身攻擊和色

情暴力內容，玩家的語言輸入受到運營公司的嚴格審查。用諧音或代稱來表達

此類內容已成為網遊玩家的慣例，可以說，這種被動的語言生產已經成為了這

些群體應對審查的日常策略。「草泥馬」等諸「神獸」的名稱最早就是來源於第九

城市旗下運營的網絡遊戲《魔獸世界》中眾多敏感詞彙遭屏蔽後的一種諧音替

代。「草泥馬」這一神獸最早就來自於百度「魔獸世界」貼吧的內部語言，而那e

正是「十大神獸」最早出現的論壇。而這種因審查引發的另類語言在特定群體中

的廣泛使用，又幫助建構了群體的亞文化身份認同。

ACG，為英文Animation、Comic、Game的縮寫，是動畫、漫畫、遊戲（通

常為電玩遊戲）的總稱。動畫和漫畫產業本來就密不可分，同時隨ù電玩產業快

速崛起。ACG愛好者作為亞文化消費族裔，是中國年輕網民中一股不可忽視的

力量，僅《魔獸世界》一款網絡遊戲在中國的玩家數量就已超過600萬。我們所熟

知的眾多網絡語言，如「雷」、「萌」等均是被這個族裔最先轉引bs和使用的。而由

應對審查而產生的語言是這個亞文化群體語言生產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並

幫助建構了其身份認同。從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這種語言實踐幫助亞文化

群體在父輩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之間開創出一個有意義的中介空間：一個能夠

發現，並能夠表達某種另類身份的認同空間bt。

不過，這一文本生產和由此建立的認同空間並不具有天然的抵抗性。正如

政治經濟學派對於文化研究的批判，這e需要在抵抗和應付之間做出區分ck。若

將這種文化策略和「他者」身份建構視作一種逃避主義，則此種文化實踐反而有

助於權力結構的維持。這當然正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題——廣為人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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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者與壓迫他們的權力體系共謀的理論。這不是資助這個群體或者把自己的文

化標準強加於他們的問題，而是對於系統性強制的認識——人們就是在這個系

統性強制中建構文化應付的形式，也是對系統性強制如何阻礙了解放的認識cl。

可以說，如果沒有反低俗行動的出現和新的言說力量將文本帶離其原始空間，

則「草泥馬」文本僅僅是幫助生產了一種「象徵性抵抗」的認同空間，而這種「象徵

性抵抗」實際上是對現有秩序的一種應付。

因此，在「草泥馬」事件早期，「草泥馬」等眾多神獸在百度百科中的出現，

可看作源於ACG愛好者這個亞文化群體的一次「違背我們期望的表達」，是從百

度貼吧內部發出的對百度百科這一產品所代表的象徵秩序的象徵性挑戰，並以

此獲得身份認同和僭越快感。「馬勒歌碧」、「臥槽泥馬」等詞條早在2008年就出

現在百度百科中，「十大神獸」和「十大美食」等也均為與政治敏感無涉的髒話和色

情語言的諧音創造而來。可以說，如果沒有反低俗行動和網絡對「草泥馬」文本

群的傳播，這隻羊駝可能還只是「魔獸世界」貼吧中ACG愛好者自己的神獸而已。

致力於向西方報導中國流行現象的danwei.org於2009年2月11日對「十大神

獸」的報導曾經引起了「魔獸世界」貼吧網友的震驚，跟帖中普遍認為「一個自娛

自樂的對象竟然被老外也知道了，真是太丟人了」cm。從該網站的報導開始，將

神獸和「草泥馬」帶離其原始語境進行再命名的過程漸次啟動，而外媒對這一過

程的啟動和傳播實際上反哺和刺激了這一被去語境化和再語境化後的「草泥馬」

在中文互聯網世界的傳播。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草泥馬」事件的原始文本起源於ACG愛好者這樣一

個政治冷漠的亞文化群體，與反抗中國政府內容審查之間並不存在先天的應對

關係。但當「十大神獸」開始從AGC愛好者群體的封閉空間中擴散到其他互聯網

空間時，隨ù反低俗行動的強勢展開和各方反審查力量的介入，這種文本生產

的抵抗性和政治性不可避免地湧現出來。

三　內容審查與文本抗爭

審查力度的變化給審查對象帶來的溝通不便所引起的不滿，往往會使這種

被動的語言替代轉變為主動的圍繞這種替代語言的文本生產，以此作為一種抵

抗形式來嘲笑審查的失效。而當審查涉及政治性內容時，往往會激發政治抵

抗，引發某種創意以至於相當具有政治性見解的閱讀。帕特森（Anna Patterson）

就曾在其討論文藝復興時代的專著中，談及有許多藝術家通過某種心照不宣的

語彙和意象，使讀者與作者產生共識，藉此透露國家與當政者的審查制度、機

制性暴力如何使藝術家的創作過程產生壓抑和扭曲cn。達恩頓（Robert Darnton）

通過對法國大革命前出版物的研究也發現，《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並沒有導

致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倒是地下非法流行的大量色情小說和政治笑話為革

命準備了一種顛覆性的社會心態co。

「草泥馬」事件的原始

文本起源於ACG愛好

者這樣一個政治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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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網絡時代中國境內的互聯網博客服務中，為了逃避博客服務提

供商的內部審查，中文博客經常運用諷刺、委婉、文學典故、含糊，或者編

碼的短語，甚至使用圖形來傳達批評信息cp。而這種傳達方式，已經為中國

普通網民所熟悉和熟練運用，以網民的戲謔式語言著稱的「網易新聞」跟帖是

這種語言現象的集中體現。可見，審查制度與抵抗式文本生產之間的關係，

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媒介載體中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而本文認為，這種網

絡言說方式的流行，實際上孕育了一種被網民共享的顛覆性社會心態，但這

一流行過程和心態的獲得，並不是如西方媒體所言的一個「自發的民間」的生長

過程cq。

在「草泥馬」這一事件的時間序列中，文本生產的過程經歷了從諧音語言

（「草泥馬」）、到虛擬動物（各種神獸）、到神話故事（圍繞生活在馬勒戈壁上的「草

泥馬」與「河蟹」爭奪沃草的¢事）、到「惡搞」視頻（《草泥馬之歌》、《馬勒戈壁上

的草泥馬》、《動物世界》特別版等）、再到玩具的設計與售賣（雷雷、萌萌；馬

勒、歌碧）。在這個過程中，一種創意的激發很明顯地展現了出來。然後，正如

本文上一節所言，這種創意性的文本生產被看作直接的「政治抗爭」，實際上是

經過了一系列第三方力量的加入與言說的結果，如2009年2月初「草泥馬」視頻的

發布，2月20日國內公共知識份子崔¨平的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的發布cr，

前述3月12日《紐約時報》的相關報導，3月20日政府封殺「草泥馬」禁令的下達，還

有3月22日自由派學者、著名博客毛向輝製造的「草泥馬」新漢字的發布等等cs。

在這一過程中，這些無名和分散的對象獲得了命名、序列和意義。而這種被

獲得的意義自然喚詢出了更多主動的基於這種意義的文本的生產。可以說，

內容審查與「草泥馬」文本群之間的關係正是在這樣一種螺旋上升的過程中顯影

出來。

在這一文本旅行過程中，抽離於原始文本的各種抵抗性闡釋的出現，實際

上再現了一種新的知識架構與文化社會分層。霍爾（Stuart Hall）使用「情境意識

為了逃避博客服務提

供商的內部審查，中

文博客經常運用諷

刺、委婉、文學典

故、含糊，或者編碼

的短語，甚至使用圖

形來傳達批評信息。

這種網絡言說方式的

流行，實際上孕育了

一種被網民共享的顛

覆性社會心態。

「草泥馬」由粗話諧音發展成以羊駝為原型的虛擬動物（圖左），甚至是公仔的設計與售賣（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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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situational ideologies）這個術語來描述各種價值與意義對話語的積極介入。

信息傳播的各個環節正如一個個開放的意識形態場景，在那e意義被爭奪、被

改造、被挪用、被不斷地重新定位。對於傳播受眾的個體而言，解碼的過程實

際上是依照一個人對所處環境的想像型理解，將信息符號放入它們之間及與其

他符號之間的創造性關係中ct。而互聯網中的受眾又可以被看作「傳受合一者」，

他們的創造性解碼，實際上就生產了新的編碼系統，也就成為了新的言說力

量。藍若宇就在這一視角下指出，中國互聯網中的「惡搞」文本，說到底是一場

信息符號的「階級鬥爭」dk。

正是這些言說力量的介入，對原始文本意義的穿透和疊加，實際上幫助喚

詢和勾連了更普遍的社會心理。庫切（J. M. Coetzee）通過對當代南美文學的考察

發現，審查制度所激發出的反諷與抵抗話語，反而是一種特殊的再現與表達模

式，有力地重現了隱藏於官方立場背後的不合理現象dl。從庫切的視角出發來理

解中文互聯網世界中的網絡文本生產，同樣可以發現其中對於廣泛的社會矛盾

和階級現實的再現。從「草泥馬」事件後期網上流行的一份「主要神獸大全名單」

來看，除了由早期髒話和色情語言的諧音創造的物種外，還有這樣一些物種dm：

朵貓貓：一種人工繁育的變異貓科動物，性兇猛，多用於監獄等地的守¨

工作。（「躲貓貓」，獄警打死人案）

打漿鼬：一種草原鼬鼠，以無所事事著稱。（「打醬油」，香港女明星艷照門

事件）

伏臥蟶：一種海生蟶子，能做規律性起伏運動，並能噴射乳白色液體自

¨。（「俯臥撐」，甕安事件）

公務猿：生活在河蟹聚居地的一種猴子，高級進化後可變異為蕩猿。

蕩猿：公務猿的高級變種，可製造並使用工具，常用工具有鉦斧、井叉等。

卅克麒：原產法國的一種低級類龍生物。（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özy]

的諧音，關於「反法」）

稿栗蚌：一種無腦蚌類，喜歡把一切可以看到的東西都收入自己殼e。（關

於「反韓」）

:鹿：中國本土的一種珍稀鹿類，可產出名貴藥材紳傑石。（三鹿毒奶粉事件）

瓘狸猿：這個不用解釋了，一種受制於河蟹的生物。（「管理員」的諧音）

騬 ：暴力型海洋生物，具有極強的破壞力，是河蟹的屬下。（「城管」的

諧音）

央蝨：蝨子的一種，習慣性把其他生物都當作鯊 ，喜歡自焚。（「央視」，

CCTV大樓起火）

韃癩瘌馬：一種紅色無毛的高原馬，是草泥馬的變種之一，又稱韃癩草泥馬。

股瓢：瓢蟲的一種，飛行能力極低，起飛後無法自控，直直下跌直至跌到底。

症懈萎猿：河蟹的跟班，盛產於全國各地。

甘鯨：井叉在長期鬥爭中產生的副產品。

「草泥馬」事件後期網

上流行的一份「主要

神獸大全名單」再現

了近年來中國互聯網

輿論中的主要議題，

並且這些文本已經不

再是對內容審查的單

純回應，而是成為了

由內容審查和基於

「草泥馬」的文本框架

激發出的網民更廣泛

的社會敵意和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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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這些物種廣泛再現了近年來中國互聯網輿論中的主要議題，並

且這些文本已經不再是對內容審查的單純回應，而是成為了由內容審查和基於

「草泥馬」的文本框架激發出的網民更廣泛的社會敵意和不滿。

關於這種網絡文本生產的社會意義，斯科特（James C. Scott）對東南亞農民

的反抗實踐進行的民族志研究是可以借鑒的dn。這一觀點在「草泥馬」事件中，被

清華大學學者郭于華通過博客的方式呈現出來。他指出，斯科特創造了兩個關

於日常抵抗的概念：「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斯科特樂觀地認為，公開

文本與隱藏文本的交界處是一個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爭奪的地帶——但並不是

一堵結實的牆。通過「隱藏的文本」，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持一個社會空

間，而這一社會空間本身也是反抗所要達到的成就do。

就「草泥馬」事件而言，這一社會空間的成立無法建立在僅僅是源於「弱者」

反抗的基礎上，或者說，這種作為「弱者的武器」的抵抗行為本身，就是其他一

些更具反抗性的群體給予命名的結果。更進一步說，政府作為審查行為發起的

主體，於2009年3月20日在監管系統內部發布了封殺「草泥馬」相關文本的指令，

但卻被《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公開地報導了出來dp。在這一過程中，對於「隱藏

的文本」的審查反而使得這些文本和行動本身被更明確地命名和建構；西方媒體

的報導又使得這種「隱藏的文本」可見化。可以說，被抵抗一方的行動恰恰進一

步促成了這一社會空間的成立。

四　綜述與結論

綜合以上對「草泥馬」事件的探討，本文認為，考察本次事件的文本旅行過

程，從意義的建構、言說框架的流變和各方力量的作用出發，本次事件可大體

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09年初「十大神獸」被首次報導和1月5日反低俗行動啟動開

始，到2月20日崔¨平發表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在第一階段，主要的文本來

自政治相對冷漠的ACG群體；文本意義中「草泥馬」文本群並未與反低俗行動建

立直接的應對關係；網民對於文本的生產、使用和傳播還停留在「惡搞」、「自娛

自樂」這樣的表述中；反低俗行動還一般僅限於對色情內容的封殺。但是，基於

「草泥馬大戰河蟹」這一¢述的「惡搞」視頻已經出現並獲得了高點擊率，這些視

頻成為了此後政治性抵抗表述的主要引用資源，而「十大神獸」這個真正的語境

來源則在後來的發展中被抽離。

第二階段：從2月20日崔¨平發布博客〈我是一隻草泥馬〉，到3月20日「草泥

馬」封殺令的下達。不同於第一階段，反低俗行動引起中國境內的「豆瓣網」對站

內眾多政治性內容小組的關閉，直接導致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崔¨平發布博客

〈我是一隻草泥馬〉，將反低俗行動與「草泥馬」直接確定為一種抵抗關係。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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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可以被看做尋喚意義階段。「草泥馬」事件開始引起各方的關注，關注度

隨ù西方媒體的報導達到頂峰。《紐約時報》、《¨報》（The Guardian）、英國廣播

公司（B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西方主要媒體都對這一事件做了專

題報導，且¢事的框架趨於一致，即「草泥馬」是對審查的直接抵抗和嘲弄dq。其

中也有一些聲音強調西方媒體對這一事件存在過度闡釋。然而，3月20日網絡管

理部門對於「草泥馬」的封殺，又可看作回應了西方媒體的這種闡釋，至此，「草

泥馬」與內容審查之間的抵抗關係獲得了完整的話語表達和確認。對「草泥馬」文

本的再生產，也由ACG群體轉移到政治敏感性和參與性更強的網民群體dr。亞

文化和政治抵抗之間發生了某種構連和轉換。

第三階段：從3月20日封殺令下達開始，到4月11日《廣州日報》的報導——

〈山寨漢字你認識嗎？〉ds。在這一階段，隨ù各網站對「草泥馬」封殺令的執行和

反低俗行動進入尾聲，「草泥馬」事件的關注度開始了持續的下降，但反對內容

審查的社會空間已然形成，「草泥馬」被賦予的意義也相對開始固定了下來。由

自由派學者兼博客毛向輝製造的由「草泥馬」創造成的新漢字成為了一個新的抵

抗文本，並得到了迅速的傳播。

至此，事件的結果，像「俯臥撐」、「打醬油」、「躲貓貓」一樣，「草泥馬」成

為了一個網民廣泛使用和再生產的流行語；然而，不同的是，在「草泥馬」事件

中所體現出來的各方力量的複雜介入、對意義的命名和改寫、知識份子與公眾

的構連、各種文本的大量湧現和廣泛傳播等特徵，都是前幾者所不具備的。還

有，前幾種語言的創造和使用均源自公共事件，而「草泥馬」事件對於普通網民

而言並不具有明顯的公共性，而是更多地聯繫到一種個人的切身利益的共鳴。

「草泥馬」這一形象也從「神獸」演變為網民的一種自指，「草泥馬」與「河蟹」之間

的戰爭的¢事，可以表述為「河蟹」對「草泥馬」自由生活的一種干擾和破壞。

北京大學學者胡泳認為，在後集權主義文化中，政治上的集權和經濟上的

消費主義產生了一種奇異的結合。它鼓勵道德冷漠，庸俗，埋頭於個人的生

機、消費和其他私人事務。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在中國同時滿足了人們參與

和遠離政治的欲望」dt。然而，本文發現，「草泥馬」事件的出現正是源於作為極

權主義的內容審查對這些私人領域的入侵。我們看到，在極權主義與消費主義

對於控制和自由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成為一種普世體驗的話語中，這種衝

突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後極權主義文化中的不穩定性的基礎。但同時必須承認的

是，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必須置於中國所處的「全球後冷戰」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

和闡釋。

在青年亞文化研究的經典文本《儀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中，

作者將一系列的青年文化風格詮釋為象徵性的抵抗形式，這些症候性的風格代

表了更廣泛、更普遍、被掩蓋的不滿情緒，代表了整個戰後時期的特徵ek。本文

認為，從症候性的網絡亞文化風格到直接的文本政治抗爭的轉變是「草泥馬」事

件中凸顯的特徵。在這一過程中，由審查所引發的回應、公共知識份子與西方

像「俯臥撐」、「打醬

油」、「躲貓貓」一樣，

「草泥馬」成為了網民

廣泛使用和再生產的

流行語；然而，「草

泥馬」事件中各方力

量的複雜介入、對意

義的命名和改寫、知

識份子與公眾的構

連、各種文本的大量

湧現和廣泛傳播等特

徵，都是前幾者所不

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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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喚詢的共同作用，是促成這一抵抗空間成立的基礎。儘管由於訴求和立場

的不同，不同網民、學者、中外媒體等各方對於「草泥馬」文本的使用和生產遵

循不同的框架，但最後都在「自由反對極權」這一框架下達到了某種共鳴，並以

「草泥馬」文本生產的形式展現出來。正是在這一具有霸權性的共識中，娛樂和

消費作為一種抵抗的社會空間在互聯網中得以成立。

對於這一個案中文本旅行過程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切近中國互聯網空間的

文化實踐與信息政治。對於中國互聯網空間的現實而言，考察其所處的全球政

治經濟場域，考察這種作為「政治冷漠的政治抵抗」，進而考察這種政治冷漠的

娛樂公眾向政治公眾、民主公眾轉換的可能性，為超越技術民主的樂觀和悲觀

主義之間的簡單二元對立，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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